
民歌是民间艺术宝库中的瑰丽奇葩，是世代的
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发展起来的口头音乐
艺术，是劳动人民的精神财富和智慧结晶。 甘宁青
地区处于黄河上游，地形复杂、民族众多，产生于此
的民歌瑰丽多姿，或荡气回肠，或雄浑凄婉，吐露着
劳动人民发自内心的纯真情感，所谓“花儿本是心
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个家；刀刀拿来头割哈，不死
了还这个唱法”，形象地道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 民
歌还是历史的见证，社会现象的缩影，民众日常生
活样态的表征。 挖掘这些民歌背后的历史价值和透
析出的时代表征，是研究中国近代西北社会史一个
可资尝试的路径。

一 待字闺中的少女生活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是少女纯真稚气的
真实写照， 婚前少女活泼的天性未被严苛地压制，
自由空间较大， 这一点我们从民歌中可以得到证
明。 嘉峪关民歌《放风筝》［1］中有这样的歌词：“正月
十五习打灯，姊妹二人看龙灯，龙灯耍得凶。 二月二
来龙抬头，姐妹二人上彩楼，彩楼上飘打绣球。 三月

里来三清明，姐妹二人上新坟，随带上放风筝”。 固
原民歌《放风筝》亦是如此：“三月里来呀是清明，
姊妹二人来踩青，捎带上放风筝，哎哟捎带上放风
筝”［2］。 从民歌简单的描述中可以知道，未婚女孩的
生活有时候比较随意自在，欢乐如意。 除此之外《十
五玩花灯》《戏秋千》《姐儿浪街》《浪花园》等都是同
题材的民歌。
然而，玩耍嬉戏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出嫁之

前的“学习”关乎未来的人生走向。 只有学会了绣
花、家务，以及“三从四德”等规范，才能“去到婆家
争纲常”。庄浪民歌《女贤良》［3］中唱道：“我娘给我教
针线，我嫂给我教茶饭。 一学珍珠描衣袖，二学裁绞
缝衣衫。三学人前多施礼，四学走路把头低。五学茶
饭比酒香，六学磨坊李三娘。 七学行善黄氏女，八学
贤良数孟姜。九学寡妇高财女，十学剐肉奉母亲。把
这些贤良学不会，你去到婆家受窝囊。 把这些贤孝
都学会，你去到婆家争纲常”。 张家川民歌《你要为
娘争纲常》［4］中也有：“七岁八岁跟娘转，十二留头进
绣房。一学巧手把花扎，二学剪裁缝衣裳。三学做饭
锅上转，四学勤俭把家当”。 显然，学这些事务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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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目的就是“去到婆家争纲常”，所谓的“争纲常”即
为“争气”。 对女孩子来说，文化知识的学习对她们来
说可有可无，“争纲常” 才是女孩在婆家赢得一席之
地的最终目的，也是为娘家获得赞誉的重要筹码。
女孩学习女红之余， 还要承受来自肉体的折

磨———缠足，这是传统中国社会套在女性身上的沉
重枷锁，甘宁青地区妇女的缠足之风普遍存在。 高
台民歌《裹脚》［5］里唱道：“十七八的女儿家，好擦个
胭脂好戴花，擦上些个脂粉呀，戴上两朵花，模样好
像一个桃杏叶的花。 初八十八二十八，乡里的丫头
怕裹脚，听的裹脚往下摸，挨了两个脖（耳光），模样
子好像一个茄子色。 长长的裹脚头，缠下了一大堆，
丁甲（指甲）挑下了半升多，脓血一盆多，模样子好
像一个雨打梨花白”。 另一首《缠脚歌》［6］里，也满怀
悲情地哭诉，“封建社会太可恶， 女娃从小要缠脚。
她大（父亲）追，她妈捉，她哥跟上拧耳朵。 她嫂子上
前缠裹脚，裹脚缠了一大罗。 骨打肉烂受折磨，脓血
能淌几马勺；剪子铰，刀子割，好似活鬼见阎罗。 娃
的爷，娃的婆，娃的嫂子娃的哥；哎哟哟，疼死我，娃
的小命实难活；她妈听着嘴一咧，顺手打了两戳脖
（耳光）”。 正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缠足给妇
女们造成了极大的肉体摧残和心灵创伤，然而在长
辈的眼里，这是她的必修功课，是天经地义之事，这
种变态的审美观将女性推向了苦痛的深渊。
常言道：“家是避风的港湾”， 但并非每个人都

能在这个港湾里享受亲情的呵护与温暖。 民国时期
重男轻女依旧在民众思想中根深蒂固，这一时期女
孩被家人嫌弃， 以被虐待为主题的民歌不在少数。
例如民勤民歌《女出家》［7］就很有代表性，“爹妈骂我
不成才，哥嫂骂我嘴太弯，兄弟骂我人太孱，妹子骂
我心不端，逼我出家院。 辫子剃掉身上带，花花换成
缁衣穿，绣鞋脱掉穿度鞋，头上戴了一道冠，走近尼
姑院”。又如临洮民歌《小白菜》［8］讲的则是女孩的生

母死后，继母生了一个妹妹，结果“小妹吃的米花
面，我吃的是粗茶饭。 小妹穿的是绸花缎，我穿的是
破烂衫。 小妹要钱如流水，我要花钱你不给”。 物质
上所遭遇的不平等待遇使得女孩极度渴望得到情

感上的补偿，但事实却是“我想亲娘在梦中，亲娘想
我一阵风”。
有些家庭还把女儿当作重要的劳力，例如高台

民歌《花线鼓儿》［9］唱道：“每天担水到黄昏，晚来推
磨到天亮”。 景泰民歌《李三娘推磨》［10］中有“进去磨
坊冷嗖嗖，命苦的个小妹把磨推”的歌词。 民勤民歌
《纺线》［11］中也有女孩“嗡嗡嗡，嗡嗡嗡。 一声接一
声，半夜到五更，纺车永不停。 两天纺一斤，一天是

半斤。 嗡嗡嗡，一天是半斤，嗡嗡嗡”的辛苦劳作场
面。 甚至有些姑娘长到该出嫁的年龄，父母亲仍不
准其结婚，致使女儿心生怨恨，“这么大的窗子这么
大的门，这么大的姑娘不嫁人，娘老子坏了良心！ 唉
哟，唉哟，娘老子坏了良心”［12］。 父母亲不给女儿许
配人家主要是家中劳力太少， 不得不延迟婚期，让
其在家中分担父母亲的劳苦。
在婚嫁之前， 女孩的生活有快乐烂漫的一面，

但更多的是痛苦不堪的生活场景，一系列的社会规
训牢牢地将她们捆绑，迫使其走向成人认可并接纳
的范式之中，她们没法为自己活，只能为别人活。

二 婚姻生活中的喜与悲

20 世纪前期，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传统婚
姻观念的影响，女孩结婚意味着迈入无爱情基础的
婚姻堡垒。 女性的婚姻很难自己做主，所嫁非所愿
者比比皆是。 但也不乏男欢女爱、夫唱妇随的美满
夫妻，且看固原民歌《摘棉花》［13］，“你担上那个担担
呀我抱上娃呀，咱夫妻二人要去摘棉花”，幸福之情
溢于言表。 再看银川民歌《走西口》［14］，“正月里娶过
奴，二月里走西口，提起你走那西口，两眼泪交流。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实难留，手拉上手儿呀，送出
了大门口。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心担忧，情郎你把
妹妹，常常要挂心头”。 《出口外》［15］唱道：“丈夫出口
外，叫人泪下来，手提上小包袱，送出大门外。 丈夫
慢慢行，奴有话叮咛，手指着小包袱，内有几两银。
棉衣包几件，新袜在里边，怕只怕路上，受呀受艰
难”。 同样主题的盐池民歌《磨炒面》［16］唱道：“打上
一碗鸡蛋暖上一壶酒，我送我的丈夫大路上走。 鸡
叫头遍磨房把灯点，我给我的丈夫磨炒面。 黑驴推
来麻驴驴换，磨了一升又磨半升。 粗罗筛来细罗罗
儿过，连天带夜来把炒面磨。 做上一双鞋来包在包
包里，我的丈夫穿上心呀心喜欢”。 三首民歌都反映
了妻子对即将离家远行的丈夫的依恋和嘱托，内中
恩爱不言自明。 而远在异地的丈夫也成为妻子时常
的牵挂，“只绣褡裢不见人，哪有心思用心劲。 摊开
手巾往上看，不见我丈夫难绣褡裢。 你在外边不回
还，哪有闲心绣褡裢。 绣花针儿拿线穿，不见丈夫泪
涟涟”［17］。 另一首《五更银灯》［18］唱道：“一更子里来
哎鼓打一点，想起了我男人难上难，你在那门外哎
做了买卖，忘记了回家看妻来。 二更子里来月儿出
了东，奴在绣房绣花领，手拿上针儿拨灯，想起了男
人害心疼。 三更子里来哎月儿高照，奴在高楼上睡
一觉，梦见我男人回来了，愣愣的帽子长兰袍。 四更
子里来哎月儿高照，想起了男人长分离，忽听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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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风响，定是男人转回乡。 五更子里来哎金鸡叫，云
退月落天亮了，养女的人儿凭良心，再不要给那出
门人”。 还有丈夫思念死去的妻子，“正月十五锣鼓
子响，思想起我贤妻好不心焦，前几年我的那个贤
妻在，今年过的年独一人，哎!娃娃儿的娘啊！二月里
来草芽青，贤妻给我留下两颗苗，领了娃娃没人做
饭去，丢下我个光棍独一人，哎！娃娃的娘啊！ ”［19］两

首民歌虽然都含有痛苦相思的情调，但其中隐含的
满满都是对夫妻之间幸福美好往昔生活的怀念。
与此同时，妇女承担的繁重劳动和不公正待遇

亦随之而来。 首先，婚后的女性开始承担过量的家
务劳动。 武山民歌《锄棉花》［20］唱道：“缸里无水要奴
家担，灶火里无柴要我奴家揽（抱）。 八十岁的老人
要奴家管，三岁的憨娃娃要我奴家引（看管）”。 西吉
民歌《女孩担水》［21］哭诉道：“东方发白城门开，城门
开，十八岁的姐儿担水来，十八岁的姐儿担水来。 早
起担水四十担，四十担，夜晚磨面五更天，夜晚磨面
五更天”。 庆阳民歌《十八姐担水》［22］中媳妇受到婆

家虐待， 出来担水时遇到自己的哥哥， 这样哭诉：
“自从来到婆婆家，一年的四季受折磨。 他家没雇长
工汉，里里外外要我管。 灶火里无柴要我斫，缸里无
水要我担。柏木水桶铁打圈，沙木的扁担压在肩。公
婆家法真唠叨，女婿把我看不着。 公公要吃韭叶面，
婆婆要吃烙油馍。 女婿要喝姜拌汤，妹子就要我绣
荷包。一件活儿干不好，连打带骂踢几脚。回去你对
爹妈说，就说妹妹我实难活。 爹妈只图财礼多，为嘴
的媒婆贪吃喝。 女儿今天不想活，看他们管我不管
我”。 听着妹妹的哭诉，哥哥捶胸顿足，但也无能为
力，毕竟“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也是他谨遵的
古训。
其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男孩成了妇女

婚后的重要课程，若非如此，则流言蜚语、拳打脚踢
一齐袭来。 文县民歌《乡里大嫂来朝四月八》［23］中写

到：“自从小女子给给他家， 两三个年头没有个啥
（没有怀孕），公公也不喜，婆婆也打骂，受了男子汉
多少话”。 由此一来，如高台民歌《糟公婆》［24］所唱

“公公骂的吃得多，婆婆骂的指不着。 大伯子过来就
是一个膀，小叔子过来就一脚。 嫂子过来扣给一碗
饭，小姑子过来又拧又掐我。 白日里吃的残剩饭，到
晚来趴在灰堆上”。 最终有的妇女被休，如金塔民歌
《王员外休妻》［25］中有“嫁他家十几年没生一个，王
员外写休书赶出院落”。 当时妇女若被夫家所休，便
会被周围的人冠上一系列“罪名”。 面对这种情况，
她们往往选择自杀或出家。
再次，民国初期甘宁青地区处在蒋马政权的统

治之下，抓丁拉夫的现象所在多有，有些男人从此
一去不复返，战死沙场；或者为了躲债，背井离乡，
流落异地当长工，常年在外聊以度日，致使妇女过
着孤苦伶仃的生活。 青海民歌 《尕妹妹守了个空
房》［26］唱道：“西宁城墙四四方，乐家湾练兵的地方；
把阿哥逼到前线上，尕妹妹守了个空房”。 《民国时
代不好了》［27］亦是如此，“拔兵的马师长到了；年青
的哥哥拔走了，我成了活寡妇了”。 显然，这是对
“青马”军阀大肆征兵最好的明证。 甘肃辖区内的
民歌中以控诉征兵的主题也很多，高台民歌《五更
月牙》［28］ 中讲述的则是妇女夜晚想念自己的丈夫，
唱道：“丈夫年纪轻，马匪抓了兵，自从这走后到如
今，整整三年没有音讯，咱家生活靠何人”。 这些民
歌清晰地反映了底层普通民众所受的苦难，同时借
题发挥，用暗喻、反衬等手法揭示事实的本质，表现
了劳动人民对反动统治的不满和愤恨。
最后，在传统社会，寡妇改嫁被视为不守妇道

的表现，而守寡守节则被社会所弘扬，因此妇女守
寡终身，忍受非人折磨的例子比比皆是。 山丹民歌
《寡妇务农》［29］就这样讲：“奴家有心改嫁，儿女娃娃
都小，奴家有心不嫁，娃娃几时长大。 里儿的
外，都得奴家陪伴。 又要经营羊羔，还得给畜生添
草。 纺棉儿的织布，推碾儿的上磨，都是奴家全干，
奴家的肝肠勒断”。 在生活的重压下，她便发出如此
的感叹，“守节难守节难，寡妇守节四十年”，最后的
结果则是“寡妇牌坊立起来，人人都夸她有心肠”。
民勤民歌《十三上订亲》［30］唱道：“十三上订亲十四
上迎，十五上守寡直到如今。 紫花子汗褂身上穿，一
个人活实在太难。 单头子手巾头上裹，寡妇活人受
折磨”。 高台民歌《小寡妇上坟》［31］更让人心酸：“打
罢的春来过罢年，小寡妇上坟三月三……哭一声丈
夫你来听， 八十岁的老母谁照应， 八十亩庄稼谁来
种，骡马成群谁照应。 雇上个年老的不中用，雇上个年
轻的人耻笑。 一哭哭了个羊上圈，咋没一人把我劝”。
这个殷实的家庭因为丈夫的死而中落，妇女独自承担
着家庭的重担，雇佣长工还怕招来异样的目光。 除此
之外，反映寡妇生活的民歌还有很多，例如《小寡妇
做梦》《寡妇开田》《女儿守寡》《女寡妇》等等。

三 畸形婚姻中的妇女生活扫描

传统社会由于封建礼教的桎梏及种种社会陋

俗，造成了很多不正常的婚姻。 第一，早婚。 宁夏民
歌《小金莲》［32］唱道：“一岁岁小三岁岁大，头到五岁
没爹妈，小金莲没爹妈。 五岁岁小七岁岁大，头到九
岁脚裹下，小金莲脚裹下。 九岁岁小十岁岁大，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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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岁到婆家，小金莲到婆家。 公婆婆叨女婿娃小，
背过身子眼泪掉，小金莲眼泪掉。 没心吃，没心喝，
满肚子苦水对谁说，小金莲对谁说”。 这首民歌将小
金莲的苦楚描述得淋漓尽致，五岁死了父母，十三
岁出嫁，到了婆婆家遭到非人的待遇。
第二，童养媳。 民乐民歌《太子装新》［33］中讲“女

十七来男八岁，十七八岁配成一双……看了公公十
七八，看了个婆婆疙蛋大，看了女婿子尕娃娃，拿不
动宝斗上不来炕……鼓打四更四更天，睡到炕上尿
了一泡尿……头一个巴掌打得叫姐姐，第二个巴掌
打得叫亲娘，我也不是你姐我也不是你的娘，妻子
打你只是因你尿了一泡尿”。 像这样小男人大媳妇
的婚姻事例还有很多，正宁县的《哭嫁歌》［34］哭诉

道：“红颜女，命不强，要和碎娃（小孩）拜花堂。 上苍
错点鸳鸯谱，十八女子七岁郎。 嘴上鼻吊涎水淌，晚
上睡觉还尿床，等到女婿二十后，少女青春早枯黄。
啊哈哈，我的大，啊哈哈，我的妈！ ”长期压抑的生
活，让这些可怜的女性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便产
生了轻生的念头。 《童养媳》［35］里唱道：“三月里，菜
花黄，爹娘卖奴没商量。 毛草柴，麦荚水，一口两口
吹不着。 公公过来踢一脚，婆婆过来拧耳朵。 公公
打，婆婆骂，女婿回来鞭杆砸，我童养媳活在世上图
个啥”。 童养媳之所以能风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女
性地位的低下，是男尊女卑观念的具体表现。 由于
家庭贫困，父母为减轻家庭负担，把女儿从小卖给
别人家做童养媳，说是媳妇，其实就是女奴，只不过
这个女奴未来的任务是给这个家庭传宗接代，延续
香火。 无论父母是出于无奈，还是心甘情愿，作为被
嫁的女儿，心里多少都是有些怨愤的。 比如有首民
歌，“娘连老子人不像，为还青禾三升账，把我逼到
干山上，黑风刮的黄沙扬，苦者就像牛一样，吃不饱
的穿不上，男人还是斜脊梁，三天两头挨棍棒，只有
我把河跳上”。 有些妇女直接将怨恨发泄在媒人的
身上，如“十七岁的姐儿八岁的郎，十七八岁配成了
双。公婆坏来女婿小，背过身子眼泪儿掉。不怨爹来
不怨娘，只怨媒人坏了天良”［36］。 无论是父母亲、媒
人，还是童养媳本身，这些现象都是大时代下所折
射的小人物的命运，是旧婚姻制度酿成的苦果。
第三，除此之外，老夫少妻的现象也举不胜举。

靖远民歌《奴家和他有缘头》［37］中的女子原本喜欢

上了一个年轻小伙子，可最终结果却是“咱的个男
人是老汉，又咳嗽来又吐痰，怎叫奴家心能安”。 玉
门民歌《盼情郎》［38］中女子在出嫁前对自己的丈夫

有美好的憧憬，可是“偷眼观望奴的夫郎，头发儿发
白胡须长”，女孩子心中的失落可想而知。 高台民歌

《方四姐》［39］中的方四姐本是个漂亮、心巧手又勤的
女子，可是“黄河北有个于大人，十七岁上来投亲。
十七岁姑娘嫁老汉，方四姐从此进火炕”。 石嘴山民
歌《小小灯》［40］唱道：“小小的灯儿赛月明，低头进了
那个绣房哎哟门， 瞧见我那老丈夫思想起我本身，
许了一个老头公，哎哟我那好伤心”。 庆阳民歌《大
夫小妻》［41］更为形象生动，以老夫自嘲的口吻唱道：
“年老的娶个少年的妻，好比那老鸡搂小鸡。 有心大
亍拖一把，恐怕人问是女还是妻，臊了我的皮”。 而
一首《我大我妈爱银子》［42］，将始作俑者指向了父母
亲，“我大我妈爱银子，把我卖给老头子；老头子，有
胡子，气得我睡觉蒙被子。 老头子给我吃李子，就给
金子没意思”。 在强权的压制和拮据生活的逼迫下，
为人父母为了生存，不得不将自己的女儿送进这种
婚姻的牢笼。
第四，抑有进者，因着包办婚姻，有些女孩所嫁

的丈夫心智不正常，动辄对其武力相向。 在民歌中
也所在多有，例如正宁民歌《瞎瞎婚姻害处大》［43］中

唱道：“先上炕，揭盖头，捎眼就把女婿瞅。 黄表脸，
猴娃像，才知上了媒人当。 女婿走路高天望，能执色
子打麻将。 秃痂头，脸又黑，脸上麻子有几百。 进他
家，没一年，受的折磨说不完，熬浓茶，把饭端，一时
不对耳光扇”。 西吉民歌《小金莲》［44］与此类似：“炕
上坐的女婿娃，头又秃来脸又麻，小金莲呀脸又麻。
脖子上害的个鹰爪了爪，背上还有个驼疙瘩，小金
莲呀驼疙瘩”。 遇此，女孩又将气愤撒在媒人身上，
《骂媒人》［45］唱道：“贼媒人，瞎心肠，你把我害得好
恓惶 （痛苦）。 巧嘴两头来说谎， 黑白颠倒图日馕
（吃）。你说婆家好过当，怎么穷得丁当响。你说女婿
多漂亮，癞子满头武大郎。 你说公婆真贤良，怎么成
了白眼狼。 他（她）把媳妇不当人，三天打来两天搡。
都怪你说得天花转，把鲜花插在牛粪土。 思前想后
好后悔，这—辈子咋下场?”但媒人并不认为他（她）
们的行为有错，在《媒人诉苦》［46］中媒人反过来申诉

道：“说媒的，心肠善，都为成全好姻缘。 男家女家来
回窜，嘴皮磨破鞋跑烂。 吃了几个炒鸡蛋，就被事主
牵着转。老婆骂我不顾家，娃娃怨我多管闲。亲事说
成是姻缘，谁把媒人记心间。 说日塌（不成功）了人
埋怨，又蹲尻子（屁股）又伤脸。 两口子不合不怨命，
反怪媒人嘴太馋。 媒人的苦处没处说，还是少把这
活揽”。 媒人的自诉不无道理，让人心生怜悯之情。
做童养媳、嫁给老夫和智障丈夫，这种搭配拆

散了太多的痴男怨女，这样的婚姻最终导致的结果
往往有以下几种。 第一，女子甘心忍受，在痛苦和无
奈中度过自己的一生。 民歌有言：“前世修行差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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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没有修成共枕眠，这世有缘没份添，睡梦留下后
世圆”。 第二，强烈地反抗，但只能以香消玉殒而结局。
第三，红杏出墙，幽会情郎。 民歌中也可窥见几许，“樵
楼上打一更，明月照窗棂，梅香一声唤，掌起那玉明灯，
迈开金莲把郎引进绣房中，一步一点红”［47］。 “鸡娃娃
叫来大天明，叫一声哥哥快起身。 叫一声哥哥慢慢
走，小心背后偷咬狗。 咬破了衣裳妹妹缝，咬破了肉
肉疼妹心”［48］。 “一更里来一支香，情哥哥来到房檐
上，亲娘问我这什么响，太呀平年，亲哥踏的那个瓦
儿响，年太平”［49］。 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东
窗事发，往往以悲剧收场。 甘肃省临夏县著名的《马
五哥与尕豆妹》就是典型例证，尕豆是童养媳，与同
村英俊潇洒的马五相爱，多次约会，沉浸在幸福之
中，最终被婆家发现告知官府，终被捉拿，斩首于兰
州华林山上。

四 妇女婚姻生活的近代化表征

民国是中国传统社会大裂变时期，近代化的因
子越来越多地注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底层妇
女的生存状态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她们身上的近代
化表征渐趋明显。 此种特点首先反映在妇女自身的
觉醒上，如西和民歌《尼姑下山》［50］唱道，尼姑“来到
了山门前，刚有个俊俏郎，他把奴的魂勾散”，故她
说：“怨了声爹和妈，为什么奴没寻个婆婆家，为的
个啥缘故，教奴出了家……来到佛面前，双膝跪地
台，我是个女人家，再不可把佛法犯，保佑我下山
去，找一个男子汉”。 尼姑思凡被认为是一种叛逆，
但这种真性情的吐露无疑是值得赞扬的。 另外，这
时候还有表现女子盼嫁情绪的民歌， 如高台县的
《姑娘出嫁》［51］，“十七八的姑娘大门上站，公鸡要踩
母鸡的蛋，两眼泪不干……没吃没喝全不怕，针线
活不会自学它， 却无个婆婆家……长工短工都一
样，看上个谁就跟谁，女儿我不怨娘，铺上些破毡盖
上些皮，怀里搂上个尕女婿，心里是高兴的”。 十七
八岁的女子还未嫁人，在时人的眼里就已是大龄女
了，因此迁怒父母。 要尽快将自己出嫁，且不管贫
富，只管爱情。 另外一首民歌也体现了女孩子将爱
情放在首位的婚嫁观，“女娃子本姓崔， 年长十八
岁，张妈妈来说媒，我和她反了嘴。 不图那银和钱，
不图吃和穿，单图那个劳动好，青春美少年。 女娃子
十七八，自己找婆家，单找那个劳动好，干活人人
夸”［52］。 为了冲破封建藩篱、挣脱精神镣铐，少数青
年男女已然冒着“伤风败俗”的危险，义无反顾地追
求美满婚姻与纯真爱情。 比如《三月百草生》［53］讲述

的就是一对情人在家人的反对下毅然出走，“哥哥

走在前， 小妹子随后跟， 双双两个人逃出了后院
门”。 还有抗争离婚的例子， 如庆阳民歌 《大夫小
妻》［54］中丈夫对妻子以疑问的口吻唱道：“年老娶个
少年的妻，好比那空中坐飞机，有心大街拉一把，恐
怕我妻待理不待理，我有个老主意。 白天吃的大米
饭，黑夜里铺的二五毡，大家主事全靠我，第二早晨
不呀不做饭，还得我老头干。 又有房来又有地，为什
么和我把婚离，你要和我把婚离，你把意见提呀提
出来，咱二人把婚离”。 从上述民歌中，我们能够体
察到这一时期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她们开始对婚
姻有了一定的自主选择性。
当然，妇女的觉醒离不开时代的洗礼，民国时

期甘宁青地区先后在诸马军阀、西北军政府和国民
党政府的统治下，出现了从封闭逐渐走向开放的新
态势。 在倡导妇女解放方面，诸如在禁绝妇女缠足，
废除童养媳和老夫少妻等方面颇为着力。 1927 年，
甘肃省政府成立甘肃省放足处，令民政厅长兼任放
足处处长。 先由杨慕时担任放足处处长，后为刘郁
芬兼任。 放足处直隶于省政府，内设处长、副处长，
并分一、二、三科。 各县又分设放足分处，由县长兼
任处长。 同年 9 月公布《甘肃省政府饬令妇女放足
办法大纲》，规定“未满十岁之女子绝对禁止缠足，
十岁以上未满三十岁之妇女一律迫令解放，三十岁
至五十岁之妇人一律迫令除去木质鞋底”， 同时限
次年（1928 年）5 月份办峻，若还有上述现象存在，
则进行罚办。 “罚办分为三次，第一次科以五角至一
元之罚金，并拘留其家长五日至十日，街长、村长同
罚；第二次科以一元至三元之罚金，拘留家长二十
至四十日，街长、村长同罚；第三次科以三元至五元
罚金，拘留家长一月至两月，街长、村长同罚。 予以
罚款，并拘留其家长，街长和村正”［55］。 这个条例可
以说是民国乃至近代以来甘肃省在禁止妇女缠足

方面第一部详细的法规，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为
了使百姓进一步明确放足的意义，政府编写了通俗
易懂的放足歌曲，进行宣传，如成县的《放足歌》［56］：
“天足妇女，利益无疆，做事方便，举止安祥。 女界同
胞，快快改良，力求解放。 图自强，花女木兰，替父赴
沙场，不惮险阻，百代永留芬。 劝我姊妹，也学此榜
样，赶快醒悟，女权日益彰”。 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
更是把放足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主要举措之一，成效
甚彰。1935 年，甘肃省新生活运动委员会颁布了《本
省力行剪发放足运动办法》， 对于妇女放足工作做
了明确规定。1940年 3 月 15 日，甘肃省政府主席朱
绍良签署省政府令，公布了《甘肃省各县查禁妇女
缠足办法》，要求“各县查禁妇女缠足，分列四期（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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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期、劝导期、解放期、强制期）进行，每期时间定为
三个月”，处罚力度较前加大，成效甚彰。
同时，甘宁青地区还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

革命通道和陕甘宁边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
党将妇女解放作为其工作的重要一环， 民歌有证。
正宁县《缠足歌》［57］就是一例，“八路军来了世事变，
妇女都把小脚绽（放开）。 假若不把小脚绽，敌人来
了遭大难。敌人放枪撂炸弹，小脚跑路不方便。东一
跑，西一窜，炸弹开花把命断。 小脚地里去送饭，一
条恶狼从后撵；往前跑，把跤绊，倒了米汤打了罐。
打了罐，不上算，狼把喉咙都咬断；亲人气得把脚
跘，都怪缠脚遭大难。 大脚女人真灵干，能做活，能
做饭，能砍柴，能挑担，能织布，能纺线。 自卫军，游
击战，又能操，又能练。 遇见鬼子和坏蛋，挺胸昂头
斗敌顽。 剪头发，别卡子，圆口鞋，洋袜子；又时兴，
又文明，走起路来脚不疼。 大脚走路嗵嗵嗵，小脚走
路圪拧拧。 两条道路摆得清，赶快绽脚莫放松”。 这
首歌运用简单明了、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了放
足为妇女解放、发展生产、战胜敌军的重要一环。 中
国共产党对妇女的畸形婚姻亦坚决废除， 努力革
新。 民歌《五哥拦羊》［58］中女子的情人在地主的压迫

下吃尽苦头， 婚姻不能自主，“多亏来了共产党，他
把百姓来解放，自由婚姻我和五哥配成双”。 另一首
《女娃本姓崔》［59］唱道：“女娃儿本姓崔，年长十六七
岁，张妈妈来说媒，奴与她反了对。 女娃儿年纪小，
爹妈定婚早，三日吵两日闹，光景过不好。 婚姻法规
定好，年龄要长到，自个儿找女婿，别人就管不了。
东庄上李二娃，年长整十八，再过上两年二十岁，我
也满十八。 今天有了空，出门去找他，要和他把话
拉，再把婚订下”。 崔姓女子对自己的婚姻大事完全
能够掌控，边区婚姻法对其影响程度可见一斑。
与妇女控诉国民党和马家军阀抓兵拉夫不同，

甘宁青地区思想得到解放的妇女则鼓励丈夫上前

线打仗，报效人民。 天水民歌《送夫参军》［60］讲的就

是妻子送丈夫参军的情形，临行前她叮嘱丈夫“你
为咱穷人打江山，立功喜报送门前，全家都喜欢”，
待凯旋之时，“为妻接你在村前， 打垮了反动派，咱
夫妻再团圆”。 除了鼓动支持家人参加革命之外，妇
女自身也积极投身革命事业。 两当民歌《放哨歌》［61］

就是明证，“天明六点钟，太阳往上升，奴家去放哨，
盘查行路人。 大步往前行，来到路当中，东照照西望
望，没见一个人。 猛然抬头看，过来一伙人，扛机枪
背步枪，走得好威风。 同志慢慢行，你是哪部分，从
哪里来到那里去，干的是何事情。 叫声女同志，我是
解放军，来陕西到四川，要打中央军。 你是解放军，

我也不相信，把你的路证看分明，果然是解放军。 打
了中央军， 个个都欢迎， 穷人翻了身， 忘不了解放
军”。 女性能摆脱传统束缚，走出家门，参与革命，站
岗放哨，进一步说明其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觉醒。

五 一条研究路径：民歌的历史价值

在传统社会中妇女处于底层， 属于弱势群体，
她们的生存样态几乎被强权、金钱、“三从四德”“父
母之命”“女子无才便是德” 等社会规范所主导，她
们过多的是服从、忍耐和被规训，很难有自己的话
语权，满腔痛苦无处倾诉。 然而民歌给了她们慰藉，
在辛勤劳作之余， 坐在田间地头歌唱自己的心声，
控诉社会的不公，渴盼幸福的生活。 应该说来自妇
女的歌是发自内心的， 是最具真实性的原始材料，
最能反映女性的心灵世界。
当然， 民歌中还有诸多反映甘宁青地区政治、

经济和军事的重要材料，值得搜求探研。 如民乐民
歌《抓新兵》［62］，“正月里来是新春，青海的马步芳来
抓兵，有钱的娃娃拿钱买，没钱的娃娃抓了兵。 二月
里来春龙动，老汉的娃娃务庄农，拿不动锨来撒不
动灰，世上的小伙子抓了兵。 三月里来三清明，抓来
的新兵罗家湾站，一天就给得半斤粮，肚子饿得心
发慌。 四月里到了四月八，抓上的新兵往汽车上拉，
汽车坐上一股风，老娘子看不见落了空。 五月里来
到五端阳，抓下的新兵发衣裳，光发衣裳不发鞋，家
里的鞋袜带得来。 六月里来到了热难当，黄河沿上
洗衣裳，光发胰子不发钞，衣衫烂了太可怜”。 该民
歌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马步芳在河西地区抓兵的

真实情况，是了解马氏统治时期劫掠老百姓的难得
史料。 另一首民勤民歌《卖老婆》［63］唱道：“民国十八
年，口里（关内）遭年旱，饿得大张嘴，老婆当羊卖”。
同主题的景泰民歌《逃难曲》［64］唱道：“中华民国十
七年，天下遭荒年，饿死了饥民几千哪，饿死了饥民
几千。人吃人、狗吃狗，鹰雀老鸹吃石头，还不走有
啥守头”。 两首歌曲都反映的是 20 世纪 20 年代末
发生在甘宁青地区百年不遇的大旱，此次旱灾造成
三百多万人死亡，有饿殍遍野，死亡枕藉之惨，为求
生计，老百姓卖妻卖子和离村逃荒之事非常普遍。
民歌还是研究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民俗史的

绝佳材料。 民歌是记录民众生活、劳作、情感的最原
始、最朴实的歌曲，它们所涉及的内容广泛，几乎涉
及到了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农业生产、饮食居
住、服饰礼仪、岁时节庆、习俗信仰、文化交流、民族
交往、婚姻爱情等等。 若将民歌中所涉及的上述材
料逐一梳理，运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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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加以探研，对推动西
北地区社会史的研究不无裨益。 以山丹县 《种洋
烟》［65］为例，这首歌以时间顺序唱出了种罂粟的辛
苦过程，“正月里来吧是新春， 清朝家遗留下种洋
烟。多种花儿少种了田，上去抽一口鸦片烟。二月里
来吧龙抬头，庄稼人收拾了把田种。 种上麦子盼秋
田，早知道多种些鸦片烟。 三月里来吧三清明，罂粟
花地里绿荫荫。 掐了头茬掐二茬，东西不大把人苦
干。四月里来吧四月八，罂粟花地里把根扎下。根根
扎来叶叶儿大，掐掉朵花还是花靠花。 五月里来吧
五端阳，罂粟花地里好满荡。 忙把水浇粪壅上，一沟
两行的好排场。 六月里来吧热难挡，罂粟花地里配
鸳鸯，白花儿开了红花儿喜，结上骨朵儿圆又圆，单
怕骨朵儿长不大，官家的担子少不下。 七月里来吧
秋风凉，家家户户切口放，早上割开浆糊口，单害怕
后日的雨嗖嗖。 八月里来吧月儿圆，家家户户的浆
口干，拔掉杆杆儿揪掉尖，打上些籽儿压了油。 压油
压油真压油，压上些麻渣喂老牛”。 从二月到八月，
从鸦片的种植到最后收割。 犁地下种，锄草、浇水和
施肥，整整忙活了半年，也担心了半年，怕花骨朵儿
长不大，怕天气下雨，冲掉烟浆，最怕的还是官家的
赋税交不上，真是“东西不大把人苦干”。 如泣如诉
的歌曲正印证了民国时期甘肃毒品泛滥的真切事

实，因着政府和民众的双重困穷，政府征收所谓的
“烟亩罚款”，民众为了缴纳罚款，不得不种植毒品。
虽然解决了一时之需， 但种植毒品挤占了良田面
积，使农业减产，一遇水旱灾害，立致饿殍。 进而斩
断了社会生产的正常经济链，甘宁青地区近代化的
步履维艰与此有莫大的关系。
相比于经过加工过的官方史料，民歌中有些片

段还能弥补历史记载的纰漏。 历史学家郭沫若说 :
“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 只读一些官家
或准官家的史料。 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
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手的材料。 因此要站在
研究社会发展史、 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
用”［66］。 清末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统治阶级一律
斥之为“回匪”、“回乱”等，极尽污蔑之能事。 对起义
领袖马化龙视为“逆首”。 但在回族民歌《马化龙谣》
中对其大加讴歌，“满清政府下毒手，调兵围攻金积
堡……马化龙来一人挡，亲自出首到杀场，为保回
民得安康，英雄大名天下扬”。 这里面不乏民族感情
色彩，但对正确全面辩证地评价马化龙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不过，由于民歌属于文学，它的歌唱和写作
手法往往带有夸张、想象的成分，抑或与实际事实
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在运用的过程中必须谨慎从

事。 首先要甄别民歌的年代，考证辨明是属于时人
所唱，还是属于后人加工；若属于后者，则其中的不
确定性很大，往往带有作者的主观意图和所处时代
的烙印，应去伪存精。 其次要运用文学与史学互证
的方法，以文学补证历史的偏颇，以史学校正文学
的虚构，这样才能融会贯通，达到陈寅恪所说的“通
识”能力。 最后，民歌大多用方言唱出来，做研究时
尽可能掌握当地的方言， 并亲身做一些田野调查，
了解此地的民情风俗，才能对所研究的对象有精准
的把握。
总之， 诚如历史学家陈寅恪主张的以诗文证

史，他的《秦妇吟校笺》、《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
别传》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 借鉴陈氏的方法
和理论，创造性地研究音乐与历史的关系，注重双
方的相互比勘、会通融合，必定能有所收获。 而甘宁
青地区民歌丰富多彩、绚丽多姿，是祖国文化宝库
中的奇葩。 挖掘这里的民歌艺术、民歌历史、民歌内
涵，追寻音乐背后的历史事实，以民歌为节点透视
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的社情、民情当是非常有意义
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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